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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家庭影响因素

———基于文化资本理论的视角

付志铭,黄 莉,梁文峰

(武汉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学院,武汉 430079)

摘 要: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基础,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问卷调查法,在了解青少年身体活动特

征的基础上,探究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发现,家庭具体化、制度化与客观化文化

资本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并不具有一致性;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显著正向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水

平,即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存量越高,青少年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和总身体活动水平越高;家庭制度化

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则对青少年身体活动具有消极影响,延长了青少年每天静坐时间,促成静

态生活方式,不利于健康身体活动行为的塑造。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并未形成以家庭文化资本为界限

的稳定身体活动惯习,父母的教育理念、培养方式可能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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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活动是 “由骨骼肌收缩引起能量消耗的

任何身体动作”。有规律的身体活动已被证实有

助于预防和治疗非传染性疾病,并且可以改善人

们的心理健康、提升生活质量[1]。青少年是国家

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近年来我国颁布了 《全民

健身计划 (2016—2020)》 《“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

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都强调要提高

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然

而,目前青少年身体活动情况依然不容乐观。世

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目前全世界有3/4的青少

年未达到身体活动推荐量[2]。同样,我国教育部

2019年11月发布的 《体育与健康监测结果报

告》显示,全国中小学生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

体能达标率较2015年略有上升,但拥有体育锻

炼习惯的学生比例仅为18.6%,由缺乏身体活

动所导致的超重、肥胖比例持续上升[3]。如何促

进青少年身体活动、增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成为当

前社会和学界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
家庭是青少年早期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对青

少年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培养起着重要作用。
围绕家庭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的问题,学术界已

有不少有益的探讨。依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可以

将之分为2类:一类是讨论家庭成员行为对青少

年身体活动的影响,另一类研究的焦点是家庭生

活环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关注

到家庭资本投入对于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与

经济资本相比,家庭文化资本及其所体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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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文化品位以及价值观念对青少年身体活动

行为的塑造更为重要[4]。然而,目前国内关于家

庭资本与青少年身体活动的研究较少,更鲜有研

究对家庭文化资本给予关注,探讨家庭文化资本

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布迪

厄文化资本理论为基础,借助问卷调查数据,采

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在了解青少年身体活动基本特

征的基础上,探究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身体活

动的影响。

1 理论阐释与研究假设

布迪厄认为资本是 “积累的劳动”,使人们

能够以具体化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是一种重要

的社会结构性力量。资本不仅包括以金钱为符号

的经济资本,还包括非物质形式的社会资本和文

化资本,其中文化资本的概念最为重要[5]。文化

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

形资产,体现为具体化文化资本、制度化文化资

本和客观化文化资本3种基本形式[6]。
家庭文化资本是从文化资本中引申出的概

念,最早用来解释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家庭背景

下儿童、青少年的教育获得与学业成就不平等问

题。同时,布迪厄还认为由于个体拥有文化资本

的差异,人们内化出独特的惯习和品位,包括艺

术审美、饮食习惯、身体秉性和生活方式等。家

庭是早期个体行为塑造最重要的场所,青少年长

期受到家庭文化氛围的濡染,自己的认知思维与

行为模式在潜移默化中被塑造。基于此,有学者

将家庭文化资本理论用于对青少年健康行为差异

的解释。如Schorl等认为瑞士青年男子的抽烟

行为与家庭文化资本成负相关[7];Fismen等研

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可以各自显著预

测青少年的健康饮食模式,并且认为与经济资本

相比文化资本所附带的规范、价值观和健康意识

对 青 少 年 营 养 膳 食 习 惯 的 养 成 更 为 重 要[8];

Christensen利用丹麦消费者调查 (GFKP)数

据,发现文化资本存量较高的家庭对身体健康有

更多的关注和塑造,具体表现为父母文化资本水

平越高,子女体重超重的可能性越低[9]。
身体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健康行为方式,国

内外众多研究成果已证实了其与各种健康风险间

的密切联系,学者们一致认为可以通过增加身体

活动、减少静坐 时 间 提 升 人 们 的 整 体 健 康 水

平[10]。家庭文化资本存量较高的家庭,父母拥

有较多的健康知识以及积极的健康观念,能够认

识到进行身体活动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帮助自己

树立正确的体育锻炼价值观念[11]。因此,本文

假设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身体活动具有显著影

响,具体而言,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家庭制度

化文化资本和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正向影响青少

年身体活动水平。
假设1: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影响青少年身

体活动水平,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存量越高,青

少年身体活动水平越高;
假设2: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影响青少年身

体活动水平,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存量越高,青

少年身体活动水平越高;
假设3: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影响青少年身

体活动水平,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存量越高,青

少年身体活动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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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家庭文化资本与青少年身体活动关系研究假设

2 研究设计

2.1 调查对象与样本特征

目前,对青少年年龄阶段的划定还存在一定

差异。世界卫生组织将青少年年龄划定为10—

19岁;美国心理协会将青少年定义为13—18岁

的个体;根 据 生 物 和 法 律 标 准,青 少 年 特 指

12—17岁的未成年人,包括12—14岁的少年期

和15—17岁的青年初期2个阶段。在青少年早

期阶段,家庭因素对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的影响

是最重要的,该阶段也是培养良好锻炼习惯的关

键时机[12]。本文基于研究需要选取13—15岁的

初中生作为调查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武汉市7

个中心城区中随机抽取2个区,被抽中的区内所

有中学构成1个抽样框。然后,依据方便抽样原

则,从每个抽样框中选取4所初中,共8所学

校。最后,在选中学校内以年级分层,每个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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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整群抽取1个班级。最终共发放问卷800
份,回收问卷800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

686份,有效回收率85.8%。其中,男生369
人,女生317人,平均年龄为13.7岁,调查对

象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指标 n %

性别
男 369 53.8

女 317 46.2

年级

初一 250 36.4

初二 226 32.9

初三 210 30.6

独生子女
是 346 50.4

否 340 49.6

家庭结构

双亲抚养 492 71.7

双亲祖辈共同抚养 137 20.0

单亲抚养 36 5.2

其他类型 21 3.1

2.2 研究工具与变量测量

2.2.1 因变量:身体活动水平

本研究中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通过国际身体

活动问卷短卷(IPAQ-SF)进行测量。该问卷已被

证实对于中国的青少年具有良好信效度[13-14]。经

修订,问卷共包括8道题目,前7题询问青少年1
周的身体活动情况,包括静坐、步行、中等强度和

高等强度身体活动的1周频率和每天累计时间;
第8题询问有无造成青少年不能正常进行身体活

动的特殊原因。

2.2.2 自变量:家庭文化资本

依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和以往研究中

对家庭文化资本的测量方法,本研究分别测量

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和

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3个变量。家庭制度化文

化资本由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以及父母对子女的

受教育期望所反映[15]。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通

过家庭文化资源的数量和种类进行测量[16],相
关问题为“家中各类书籍的数量”“家中自己课

外读物的数量”以及“家中各种学习工具的种

类”等。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通过家庭文化氛

围进行测量[17],相关问题为“家长与子女的沟通

方式”“家庭文化活动的内容与频率”以及“家长

与子女共同阅读频率”等。每个题目分别进行

1—5级评分,各类文化资本的得分越高,表明家

庭文化资本存量越高。
本问卷Cronbach’s

 

α=0.876,分半信度=
0.819,问卷各部分的α 系数在0.733—0.876范

围内,题目总相关在0.570—0.703(P<0.01)。
对一半问卷调查数据(n=334)进行 KMO 和

Bartlett’s球形检验,KMO=0.895,Bartlett’s
值为2

 

014.779(自由度为171,P<0.001),说明

本问卷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经探索性因子

分析后发现问卷条目可在3个因子上负载,载荷

系数均大于0.601。对另一半问卷调查数据进行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χ2/df=4.580,RM-
SEA=0.0470,GFI、NNFI、IFI均大于0.9。

2.2.3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分为青少年的个体属性和

家庭属性2个部分,个体属性包括性别、年级和自

评运动能力;家庭属性包括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

结构类型和家庭经济收入,其中家庭结构分为双

亲抚养、双亲祖辈共同抚养、单亲抚养、其他情况

4种类型。家庭经济收入通过家庭月总收入测

量,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5分。

3 研究结果

3.1 青少年身体活动基本特征

分析结果表明,青少年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水

平、总身体活动水平和每天静坐时间在个体属性

和家庭属性上存在显著差异。个体层面上,男生

中高强度身体活动(t=2.558,P<0.05)和总身

体活动水平(t=2.060,P<0.05)显著高于女生,
同时每天静坐时间显著低于女生(t=-2.374,P
<0.05)。随着年级的升高,青少年中高强度身体

活动(F=3.492,P<0.05)和总身体活动水平(F
=3.616,P<0.05)呈下降趋势,每天静坐时间

(F=-5.178,P<0.01)呈上升趋势。单因素方

差分析结果显示,处于不同自评运动能力等级的

青少年在中高强度身体活动(F=4.109,P<
0.01)和总身体活动水平(F=4.528,P<0.01)
上有显著差异。从事后比较结果来看:自评运动

能力“很好”和“较好”的青少年参与身体活动的水

平要显著高于自评运动能力“不好”和“很差”的青

少年。家庭层面上,非独生子女的中高强度身体

活动水平、总身体活动水平高于独生子女,每天静

坐时间低于独生子女,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家庭结构背景的青少年之间在

身体活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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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经济收入不同的青少年在每天静坐时间上存在

显著差异(F=3.679,P<0.01),单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家庭的经济收入越高,青少年每天静

坐时间越长(表2)。

表2 青少年身体活动的特征分析

变量 中高强度身体活动/(Met-min/w) 总身体活动/(Met-min/w) 每天静坐时间/min

男 1
 

848.83±2
 

455.60 2
 

518.96±2
 

777.12 436.32±179.84

性别 女 1
 

294.84±1
 

845.63 2
 

005.70±2
 

193.89 478.73±182.41

t值 2.558* 2.060* -2.374*

初一 1
 

642.09±2
 

315.52 2
 

352.60±2
 

702.07 414.40±190.70

年级
初二 1

 

534.57±2
 

082.78 2
 

198.26±2
 

326.16 504.68±158.44

初三 1
 

240.89±1
 

975.60 1
 

870.65±2
 

026.72 522.30±132.68

F 值 3.492* 3.616* -5.178**

很差 280.00±529.45 1
 

171.00±1
 

291.97 425.00±286.75

不好 798.71±1
 

083.67 1
 

309.67±1
 

550.34 495.48±177.64

自评运动能力 一般 1
 

456.31±2
 

024.04 2
 

097.72±2
 

223.90 457.38±177.84

较好 2
 

207.03±2
 

685.46 3
 

064.09±3
 

226.53 437.30±186.98

很好 2
 

312.72±3
 

231.68 3
 

030.32±3
 

496.13 494.18±195.94

F 值 4.109** 4.528** 0.792

2
 

000元以下 3
 

195.42±5
 

324.50 3
 

581.35±5
 

653.96 348.57±222.06

2
 

001-5
 

000元 1
 

953.49±2
 

615.99 2
 

786.19±3
 

041.56 410.28±196.24

家庭经济收入 5
 

001-8
 

000元 1
 

480.00±1
 

871.75 2
 

058.09±2
 

097.11 489.50±164.14

8
 

001-10
 

000元 1
 

254.09±1
 

975.76 1
 

968.14±
 

2
 

548.28 447.05±191.27

10
 

000元以上 1
 

563.20±1
 

981.50 2
 

287.00±2
 

058.29 468.54±169.78

F 值 2.189 2.070 3.679**

  注:***、**、*分别代表P<0.001、P<0.01、P<0.05,下同

3.2 家庭文化资本与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关系

表3是家庭文化资本与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

各变量的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从表3可知,家

庭具体化文化资本分别与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

(r=0.134,P<0.01)、总身体活动水平 (r=
0.150,P<0.01)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家庭

制度化文化资本分别与青少年中高强度身体活动

水平 (r=-0.131,P<0.01)、总身体活动水

平 (r=-0.133,P<0.01)存在显著负向相

关。此外,青少年每天静坐时间与家庭制度化文

化资本 (r=0.235,P<0.01)、家庭客观化文

化资本呈显著正向相关 (r=0.216,P<0.01)。

表3 家庭文化资本与青少年身体活动的相关关系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中高强度身体活动 1.000

总身体活动 0.448** 1.000

每天静坐时间 -0.180** -0.182** 1.000

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 0.134** 0.150** 0.089 1.000

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 -0.131** -0.133** 0.235** 0.454** 1.000

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 0.016 -0.002 0.216** 0.511** 0.511** 1.000

3.3 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

分别以性别、年级、运动能力、独生子女、
家庭结构和家庭经济收入为控制变量,以家庭具

体化文化资本、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家庭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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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文化资本为自变量,以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水

平、总身体活动水平、每天静坐时间为因变量构

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

年身体活动的影响情况。3个回归模型的拟合优

度R2 分别为0.092、0.096、0.107,方差分析

P 值分别为0.000、0.000、0.000,方程均通过

检验。
从表4模型结果可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

件下,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显著正向影响青少年

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和总身体活动水平,标准化回

归系数分别为0.215、0.248,即家庭的具体化

文化资本存量越高,青少年参与身体活动的水平

就越高,假设1得到验证。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

对青少年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总身体活动水平有

显著 的 负 向 影 响,标 准 化 回 归 系 数 分 别 为

-0.216、-0.217,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对青少

年每天静坐时间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家庭制度化

文化资本存量越高,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越低、
每天静坐时间越长,假设2未得到验证。最后,
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并无

显著影响,但显著正向影响青少年每天静坐时

间,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40,即家庭客观化

文化资本存量越高,青少年每天静坐时间越长,
假设3未得到验证。

表4 家庭文化资本与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回归分析

变量
中高强度

身体活动

总身体

活动

每天静

坐时间

性别 -0.124** -0.100* 0.110*

年级 0.007 0.004 0.207***

运动能力 0.160*** 0.162*** -0.045

独生子女 0.029 0.037 -0.010

家庭结构 -0.011 -0.006 -0.007

家庭经济收入 -0.073 -0.060 -0.024

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 0.215*** 0.248*** -0.063

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 -0.216*** -0.217*** 0.158**

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 0.032 -0.005 0.140*

R2 0.092 0.096 0.107

4 讨论与分析

4.1 青少年身体活动特征分析

研究发现青少年的身体活动水平存在显著的

性别、年级、运动能力和家庭经济收入差异,这

一结果与以往国内外研究成果基本相一致。第

一,青少年身体活动的性别差异表现为男生中高

强度身体活动和总身体活动水平整体高于女生,
并且每天静坐时间少于女生。由于两性的生理变

化以及外界 (家庭、学校、社会)的性别角色期

待导致影响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因素也存在性

别差异[18]。男生更倾向于参与体育锻炼,进而

表现出更高的身体活动水平。第二,青少年身体

活动水平随年级升高而逐渐降低,每天静坐时间

则呈上升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学

业负担随年级升高而增加,学生不得不花费大量

时间应对学习任务并参加各种课外补习,课外身

体活动的时间难以保证;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随

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家长对其严格的生活管控

减少,青少年使用手机等电子屏幕的时间增加,
从而形成久坐不动的静态生活习惯[15]。第三,
青少年自评运动能力越好,其参与身体活动的水

平越高。有研究表明,运动能力越强的青少年越

容易在身体活 动 中 获 得 自 我 效 能 感、增 强 自

尊[16]。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人们会主动选择自

己的行为以满足自主性、能力感和关联性的基本

心理需求,如果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个体将提高

从事某项活动的动机。即运动能力强的青少年能

够在身体活动中满足自身心理需求,进而发展更

为主动的身体活动行为。由此可见,青少年学习

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提升自身运动能力,有助

于培养长期进行身体活动的习惯。第四,家庭经

济收入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方式。本研究数据分

析结果显示,家庭经济收入与青少年中高强度身

体活动、总身体活动水平无直接关系,但家庭的

经济收入越高,青少年每天静坐时间越长。这一

结果得到其他一些研究的支持,如 Martin等研

究发现[17],经济收入越高的家庭,其子女选择

机动车出行的比例越高,与家庭经济收入较低的

青少年相比表现出更多的静坐行为。但另一方

面,经济收入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为青少年提供

参加体育组织、体育俱乐部,学习运动技能课程

的机会[18]。除此之外,较高的家庭经济收入能

够增加家庭体育消费、改善家庭锻炼环境,进而

促进青少年身体活动。
综上可见,关于家庭经济收入对青少年身体

活动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造成这种差异的

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能为青少年

提供从事身体活动条件的场所有很多,包括家

庭、学校、社区以及体育组织等。如果其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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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资源能够满足青少年身体活动的需求,就可

以消除家庭经济收入所带来的差异。因此,不同

国家地区、不同时期的公共体育事业发展水平不

同,家庭经济收入对于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也

不相同。第二,家庭文化资本可能在家庭经济收

入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缺少家庭文化资本所包含的健康意识、生活方式

和体育价值观念,家庭经济收入并不能转化为实

际的家庭体育投入,服务于青少年的体育锻炼。
目前关于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身体

活动影响的研究较少,其具体影响机制需要进一

步研究。

4.2 家庭文化资本对身体活动的影响分析

布迪厄认为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相应的行为是

社会化过程的结果,并取决于个人在社会空间中

的地位。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社会群体会形成一

种与其社会位置相联系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即

惯习。根据这一理论,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占有量

是衡量个人社会阶层最主要的资本形式,并且相

比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是更为隐蔽、牢固的阶

层壁垒。因此,以往的经验研究发现青少年超

重、抽烟以及饮食习惯等健康行为都与家庭文化

资本相关且表现出社会分层的特点。然而,本研

究却发现家庭文化资本的3个维度对青少年身体

活动行为的影响并不一致。出现这一结果可能的

解释是,受西方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影响,其阶层

品位和生活方式趋于稳定,并形成了共同的惯

习。而中国社会近几十年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国

民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新的稳定的阶层惯习尚未

形成。从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的转化需要一个过

程,而从资本条件到形成惯习更需要时间。如洪

岩璧等认为,我国当前所谓的社会分层主要是与

经济资本相关联的消费分层,而并非在品位惯习

上的分化[19]。王富百慧的研究也表明,青少年

身体活动存在一定的家庭阶层差异,但是中产阶

级并未形成稳定的惯习作为区隔[4]。由此可见,
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作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受到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但从整个阶层来看并

未形成以家庭文化资本为界限的 “阶层惯习”。
具体化文化资本是与个体精神和身体相联系

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形式,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存

量高意味着融洽的家庭成员关系、较多的家庭共

同文化活动以及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回归模型

结果显示,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显著正向影响青

少年身体活动,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

致。如有研究表明,亲子间的交流沟通、融洽的

家庭关系是影响青少年健康行为的重要因素[20],
增加家庭集体活动有助于促进青少年形成健康行

为习惯[21]。并且,家庭成员共同进行体育活动

的过程也是身体活动行为的代际传递过程[4],身

行胜于言教,家长身体力行的体育活动参与对青

少年具有重要的引导、示范作用。另外,家庭文

化氛围作为一种知识资源具有独立影响,这使得

家庭成员更有可能获取、阅读和理解关于身体活

动、公共卫生和其他健康知识,认识到从事身体

活动的重要意义,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正如

Stalsberg等指出的,通过身体活动维持和改善

健康知识,再加上健康期望,促使身体活动水平

提高[22]。由此可见,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存量

高的家庭能够从多个方面塑造青少年的身体活动

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和家庭

客观化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身体活动并不存在积极

影响,反而限制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促成静态

生活方式。制度化文化资本是社会以制度化的形

式确认下来的文化资本形式,家庭制度化文化资

本存量反映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以及父母对子女的

教育期望。对于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丰富的家庭

而言,其家庭成员不仅获得了高学历所带来的社

会回报,而且在受教育过程中形塑了对自我身份

的认同、对未来 的 期 望 和 对 教 育 回 报 率 的 评

估[23]。因此,制度化文化资本存量较高的家长

对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怀有强烈的期待,并乐于通

过家庭资源培养和提升下一代的阶层优势。在当

前的教育考试制度下,学生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

间、精力在课业学习上以获取更高的考试成绩。
家长的教育培养模式也表现出功利主义色彩,即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支持主要是对应试课程的补

习,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24]。因此,家长较高

的受教育水平和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反而成为阻碍

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因素。
客观化文化资本是以文化产品形式存在的书

籍、绘画、工艺品和电脑等,家庭客观化文化资

本反映了家庭的物质文化资源,是培养子女具体

化文化资本的客观条件。家庭的物质条件是影响

青少年身体活动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家

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存量越高,青少年每天静坐时

间越长。这可以理解为,家庭中各类文化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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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种类越多,青少年更有可能进行阅读、绘画

和写作等与静坐有关的文化活动。更重要的是反

映出父母未能正确引导青少年将健康知识转化为

实际行动[25],并严格管理青少年的每天静坐时

间。此外,相比于其他研究将 “体育类书刊、影

像、纪念品”“体育设施设备”以及 “家庭场域

内可用的体育场地”作为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的

测量指标,本次研究的测量题目也可能是造成这

一结果的原因。这也提醒我们,除了一般的家庭

物质文化资源,家长应该有意识地积累体育与健

康类书籍、体育器材和体育纪念品等家庭体育客

观化文化资本[26],从而为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

锻炼,养成身体活动的生活方式创造条件。
综上,可以发现家长的教育理念、培养方式

在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的影响往往

是和父母的教养方式耦合发生作用的,即家庭文

化资本优势并不能直接转化为青少年良好的行为

习惯,需要父母的积极教育参与,营造家庭体育

氛围,从而帮助青少年形塑身体活动惯习。另

外,家庭文化资本一般的青少年也有可能在父母

的支持下激发自我能动性,主动借助学校、社会

等外部体育资源塑造属于自己的身体活动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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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Bourdieu’s
 

theory
 

of
 

cultural
 

capital,using
 

literature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method,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on
 

adolescents’
 

physicalactivity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ysical
 

activity
 

of
 

young
 

people.
 

This
 

studies
 

re-
flect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oncrete
 

cultural
 

capital,
 

family
 

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capital
 

and
 

fam-
ily

 

objective
 

cultural
 

capital
 

on
 

adolescents’
 

physicalactivity
 

is
 

not
 

consistent;
 

family
 

concrete
 

cultural
 

capital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s
 

the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of
 

adolescents,
 

that
 

is,
 

the
 

higher
 

the
 

stock
 

of
 

family
 

concrete
 

cultural
 

capital,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high-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
 

and
 

to-
tal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adolescents;family
 

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capital
 

and
 

objectified
 

cultural
 

capita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adolescent
 

physical
 

activity,
 

which
 

extends
 

the
 

daily
 

sit-in
 

time
 

of
 

teenagers
 

and
 

promotes
 

a
 

static
 

lifestyl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haping
 

of
 

healthy
 

physical
 

ac-
tivity

 

behavior.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urrent
 

Chinese
 

society
 

has
 

not
 

formed
 

a
 

stable
 

physical
 

activity
 

habit
 

with
 

the
 

boundary
 

of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and
 

parents’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training
 

methods
 

may
 

play
 

a
 

key
 

role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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